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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分析

刘婵君 沈 晨

内容提要 建设性新闻研究在世界多国蓬勃发展，然而，立足不同实践的对比研究及

系统规律总结还鲜少涉及。对比中外建设性新闻实践，论文认为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
的创新风格在于: 区别于商业逻辑主导下以吸引受众为目的的西方方案新闻，中国方

案故事的提出需要兼顾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实现社会协调; 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主要

关注经济后果框架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更注重政策解读与典型报道的宏大叙事格局;

与关注照片等静态可视化手法的西方建设性新闻形成对比，中国建设性新闻更青睐创

新技术协同传播与短视频等动态可视化方式运用; 与个体取向的西方建设性新闻情感

实践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传递出家国情怀与个人奉献的 “集体大爱”情感氛围。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重大突发事件 正面报道 社会协调

在过去十年中，有关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于美国、欧洲、中国等
地兴起①，对 “冲突驱动和负面偏见”报道的反思和对情感驱动型新闻形式的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进展②。尤其当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蔓延引发民
众普遍焦虑恐慌后，肩负稳定情绪、鼓舞士气重任的各国官方媒体，都愈发重视起
建设性新闻在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独特价值。
目前为止，有关建设性新闻的研究，理论上主要集中于对其概念内涵、基本特

征、历史沿革和社会功能的宏观概述，实践上则倾向于聚焦诸如方案新闻这样的某
类建设性新闻分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具体价值探讨。然而，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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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的全球危机事件中，媒体究竟倾向于采用哪类建设性
新闻分支来进行报道? 这些分支在报道过程中是否存在区别与联系? 不同报道方式

又会引发受众怎样的情感反应? 已有研究鲜有回答。基于上述疑问，本研究以人民
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为样本，探讨在

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主流媒体对建设性新闻各分支的采用情况与效果。在此基础
上，对比国外相关研究，探讨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发展价值。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 一) 建设性新闻理念溯源

面对犯罪、事故和灾难等突发事件时，以舆论监督为标榜的传统新闻业多以
冲突与消极作为报道内容与基调①。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揭露外部威胁、防
止权力滥用的正向功能，却在更长时间内引发了习得性无助、创伤后应激障碍、政
治冷漠②等诸多社会情感难题，导致公众同情疲劳。在此背景之下，建设性新闻理
念于西方新闻实践中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对负面新闻主导地位造成挑战的新兴新
闻形式③，建设性新闻在保持监督、警示等新闻核心功能基础上，将积极心理学策略
应用于新闻选择与制作过程中，同时加入解决方案、未来行动导向等元素④，旨在制
作出更能给予人们激励、希望进而采取应对行动的积极新闻。研究显示，在对重大
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建设性新闻内容会优先考虑受害者声音，提供建议和安慰，也

更能唤起民众积极情感和主动参与意愿，“如果新闻更具建设性，将能够更好地服务
社会。”⑤

虽然，建设性新闻起源于对负面报道的反思，然而并非所有的负面报道都可以

改为建设性新闻，二者皆有其存在价值。首先，建设性新闻与负面报道并非非此即
彼关系，选择哪类报道方式的衡量标准不应只是故事所包含或代表的暴力、死亡、
冲突、失败或灾难的程度，而应是基于这些故事有可能塑造或改变国家或世界的程
度⑥。其次，建设性新闻是对新闻界长期以来过度关注负面性的一种反应，但并非否
定负面新闻的价值，建设性新闻本身也可以是关于冲突与问题的，只要其报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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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赋予受众权力并告知其解决方案①。再次，建设性新闻的使用，还要考虑 “冲突的
阶段性”或 “冲突的历时性”。在冲突极端激烈阶段，公众情绪处于非理性状态，
此时无论是积极情感的加入还是解决方案的提议，都可能徒增社会成员的不信任甚

至敌对心态②。因此，建设性新闻与负面报道应当实现配合，依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
报道方式。
( 二) 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发展

中国明确以 “建设性新闻”命名的理论与实践近几年才展开，但迅速形成了理
论与实践密切互动的良好局面。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相关努力，从 2013 年开始梳理建设性新闻相关
概念，到 2016 年 “互联网治理与建设性新闻研究”项目设立，再到 2019 年 《实践
中的建设性新闻: 欧美案例》等一批成果相继问世，有力推动了中国建设性新闻理
论研究的快速发展; 该所与苏州广播电视台、宁波市鄞州区金融媒体中心的试点合
作等，则可以看作是建设性新闻中国化实践的典型代表③。
中国语境下发展的建设性新闻区别于西方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根植在本土新闻

理念中的 “建设性”元素由来已久且一直被倡导，并非像西方建设性新闻的诞生，
需要实现从负面报道为主到接受正面积极报道的思维转型。“虽然中国早期的新闻实
践并没有专门提出类似 ‘建设性新闻’的概念，但这种强调正向价值和社会进步立
场的报道在中国新闻业的理念和实践中从来没有缺席。”④ 在 “以正面报道为主”原
则指导下，中国新闻理念在长期发展中逐步诞生出诸如民生新闻、公共新闻、暖新
闻等 “正能量”报道实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特色建设性新闻的有力探索⑤。
当然，我们并不能就此将建设性新闻与暖新闻、民生新闻等划等号，因为暖新闻本
质上属于价值观层面的典型人物报道，没有上升到提供解决方案的社会经验层面，

而民生新闻也更多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而非灾难、战争、贫困等宏大话
题⑥。虽然，建设性新闻理论来源于西方国家，但其内核精神是 “去西方化”的，
其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边界，为不同语境实践提供了有效指导。因此，立足中国本土
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应当致力于实现价值共识和本土语境两个层面的理念重塑⑦。
( 三) 建设性新闻的四类分支

依据 “是否将积极心理学策略应用到新闻故事中”这条标准，吉登斯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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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ldensted) 和麦金泰尔 ( McIntyre) 2017 年确立出建设性新闻的四个分支，即:
方案新闻 ( solutions journalism ) 、预期新闻 ( prospective journalism ) 、和平新闻
( peace journalism) 和恢复性叙事 ( restorative narrative) ，为建设性新闻的分类操作准
则提供了依据。方案新闻被定义为 “专注于报道基于解决方案的故事，鼓励读者和观
众参与积极变革的新闻”，它 “超越仅仅报道社会问题和通过观察问题回应提供更全
面报道”，强调“全面探索解决方案的原因和工作方式”①。预期新闻立足于心理学的
“展望”概念②，以未来思维为导向对事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性报道。这种具有前瞻性
的报道形式能够关注潜在风险，增加人们阅读报道后行动的可能性③。和平新闻坚持
新闻工作者应该激发社会对冲突受害者困境的集体良知，从而促进和平的建立和维持，

在弥合社会裂痕、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④。恢复性叙事关注创伤事件后民
众的恢复和治愈，有助于民众积极振作、平复伤痛，传递温暖和希望⑤。
按照吉登斯特德和麦金泰尔的观点，上述四类分支并不互相排斥，一条报道可

以同时属于多个建设性新闻类型。通过对不同心理学技术的使用，四种新闻类型都
能为公共舆论氛围的健康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四类新闻实践
运用的平行视角研究和系统性阐述还鲜有学者涉及⑥。虽然本质而言，四类新闻均以
积极元素作为报道核心，但在实践层面却具有不同应用特征，通过区分与界定其实
践范畴，可以帮助记者依据不同问题选择合适类型构建文本，从而针对性提升新闻

传播效果。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4 个研究问题:
Q1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

新闻类型的使用频率分别如何?

Q2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
新闻类型在内容呈现上有何差异?

Q3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
新闻类型在传播方式上有何差异?

Q4 在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四种
新闻类型的报道基调有何差异? 与此相关的受众情感反应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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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设计

( 一) 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2020年1月23日 (武汉“封城”)至2020年4月8日 (武汉解封 )期
间，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报道与用户评论作为分析对象。

选择以 《人民日报》为例，是因为虽然 “建设性新闻”概念是西方舶来品，但
作为我国党媒必须遵循的新闻理念①，建设性本就是我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实践的
应有之策②。在对此次疫情的报道中，包括 《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对 “建设
性”内容进行了大量尝试与探索，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梳理总结。

选择微博作为考察的媒介平台，原因有三: 其一，微博平台没有发文数量限制，

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能够紧抓热点实时发布信息，更新频繁迅速，仅有关新冠肺
炎疫情的新闻报道每天可达到 80 － 101 条不等，具有庞大的新闻基数，这就为筛选
出更多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可能性; 其二，作为主流媒体新闻发布的常态化平台，微
博不仅保证新闻样本的数量与多样化 ( 图、文、视频等) ，还能同时从评论中收集到
受众反馈，检验其新闻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受众的切实影响力; 其三，微博用户类型
多样，便于研究者收集不同类型受众对新闻报道的情感态度。
( 二) 样本选择

本研究分析样本包括新闻样本和用户评论样本两部分。新闻样本的选择是借助
数据挖掘软件 Instant Data Scraper，抓取样本时间内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所有新闻
样本，每条新闻文本被视为一个分析单元，共获取到 5957 条新闻文本。再依据建设
性新闻四分支的构成要素指标 ( 见表 1 ) ，对得到的新闻样本进行二次清理，排除
“孙杨禁赛”、“超级月亮”、“非洲猪瘟”等与 “新冠肺炎疫情”关联度不高的议题
样本，然后由两位编码员分别对筛选后的新闻进行人工阅读，两位成员筛选的重合
率达到 98%，因此选择两人重合部分所有新闻样本，共获得有效新闻样本 672 条。

用户评论样本的选择则借助 Python 的 Requests 抓取库和 Mysql 数据库，抓取和

存储已选出的 672 条微博新闻样本对应的全量评论数据。由于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
号的用户评论数量普遍较大，研究者难以对全部评论进行人工编码，只能采取抽样
方式进行分析。借鉴已有文献抽样方式③，为确保不同新闻原文下评论量大致均等，

依据评论数量在 100 条以下、101 － 500 条、501 － 1000 条、1000 条以上四种分类，

将 672 条新闻样本分为四组，分别按照 100%、25%、20%、10%为比例对微博评论
进行等距抽样 ( 以评论发布时间为排队标志) ，共抽取 111234 条评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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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类目建构

1. 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指标建立
在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指标建构问题上，以往研究并没有给出系统参考标准。

为避免指标建立的主观随意性，本研究广泛搜索汇总了国内外有关四类建设性新闻

分支概念化与操作化的相关论述，使得所罗列的判断标准尽可能详尽清晰可操作。
关键词的选择也根据各类型建设性新闻报道的词频统计分析得出，选取排名靠前的

高频词，以增加编码的可操作性。

表 1 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判断标准

类型 概念 判断标准 关键词 举例

方案

新闻

对存在问题

进行讨论，

提出解决该

问 题 的 行

动、计 划、
设想

①新闻是否包含行动或方案框架:
个人如何行动、政府采取什么
措施?

②新闻是否展示个体或机构取得的
成就或解困的经验?

③新闻是否以可靠数据为支撑报道
人如何应对问题、方案如何运作?
④方案是否是新闻内容的重点?

行动; 措施;

科普; 建议;

经验等方法

类词汇

【#废弃口罩如何正确处理#，扩散正确
做法! #】①普通市民 ( 无发热、咳嗽
等症状) : 毁坏后投放到 “有害垃圾”
桶内; ②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市民: 用
开水 ( 或至少 56℃以上热水) 浸泡 30
分钟，或用酒精喷雾消毒后密封丢弃到

“有害垃圾”桶。转给更多人，#别让
废弃口罩成二次污染源#!

预期

新闻

面向未来提

问，为成就

未来而关注

当下、追问
过去

①新闻是否聚焦于未来，追问: 下
一次如何能做得更好?

②新闻是否询问未来的可能、指出
潜在的风险、关注事件的进展?
③新闻是否有积极的预期性词汇?

未来、进展、
下一步、趋
势等积极预

期性词汇

【#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怎么办? 中央
明确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 2 月 3 日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疫情
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
法惩处#

和平

新闻

以 和 平 发

展、多元包
容的视角报

道冲突及应

对，实现冲

突降级或去

极化

①新闻报道冲突时是否避免极化的
二元对立框架?

②新闻是否缓解分歧、避免指责、
呼吁理解?

③新闻是否以和平、真相、民众和
解决等积极取向，审视冲突形成原

因、寻求冲突的处理方案?
④新闻是否平衡、公正、透明地报
道矛盾双方或多个相关方，包括更

多的来源和视角?

⑤新闻是否避免使用 “妖魔化、
煽动性”的语言报道冲突?

理解; 透明;

呼吁; 停止

等和平导向

类词汇

【#疫情防控期被没收的幺鸡回家了#】
25 日，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兴
隆派出所民警将 “代养”的麻将牌中
的“幺鸡”交还到主人手中。疫情防
控期间，为了让“麻友”们不要聚集，
派出所“收集”了大多数麻将馆和茶
铺的“幺鸡”。如今“幺鸡”回家，来
领取麻将的市民还开玩笑说: 幺鸡养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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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概念 判断标准 关键词 举例

恢复

性

叙事

呈现恢复的

进展及未来

计划，传递

积极情绪，

构建同理心，

点燃希望

①新闻是否关注社区、群体创伤后
的“愈合、成长”?
②新闻是否关注努力战疫且克服重
重困难的个体?

③新闻是否以积极的视角讲述创伤
事件?

④新闻是否使用积极情感类形容
词，描述抗疫故事、进展?

恢复; 驰援;

坚守; 英雄

等温暖的疗

愈、修复类
词语

【#小伙实拍武汉现状破除谣言 #】近
日，湖北武汉，90 后小伙王弘涛在街
头实拍武汉现状。 “肉类供应很正常，
蔬菜被一扫而空，但确实没有 30 块一
颗的白菜…”他称，想通过视频去回
应网上的谣言，也做好了相应的防护措

施。遵守公共秩序，做好自身防护，就
是我们对这件事最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里斯贝利·赫尔曼 ( Liesbeth Hermans) 和吉登斯特德的观
点，凡与建设性新闻特征具有相似性要素的新闻实践，无论相似多少，均可纳入建

设性新闻范畴。① 因此，本研究也延续该思路，将符合建设性新闻要素指标一条及以
上的新闻都归属于建设性新闻。

2. 新闻样本与用户评论样本的指标建立
本研究选择甘耐姆 ( Ghanem) 框架理论，将媒体框架分为四个维度: 新闻涉及

的话题、外在表现、认知属性和情感属性。新闻涉及的话题是对新闻核心内容的取
舍，即对某一主题事件的定性 “这是一个什么新闻故事”，可赋值概括为每个单篇报
道的内容特征; 外在表现可下位解构为报道的呈现方式，即新闻报道在网络中依托

的传播形态、体裁等; 认知属性即被包含在框架中的细节层面，包括新闻来源等方
面; 情感属性即一篇新闻报道整体的情感基调。这些属性依附于新闻文本共同建构
出一篇完整的新闻故事，并传递给受众，影响他们对报道的认知判断和情感反馈。
综上，本研究以定量内容分析法为基础，对所获取的新闻和用户评论样本进行

编码分析。编码表主要设计为两部分: 对样本新闻内容的编码和对样本新闻后的用
户评论的编码。分析框架划分为使用频率、内容呈现 ( 对应新闻涉及的话题和认知
属性) 、传播方式 ( 对应外在表现) 、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 ( 对应情感属性) 四
个维度共七个细分指标。其中，前三个维度主要针对新闻样本展开，报道基调与用
户情感反应则需要结合新闻样本和用户评论样本对比分析。
( 1) 对新闻样本的内容编码
本研究对新闻样本的内容编码主要涉及使用频率、内容呈现和传播方式，以下

对各指标编码依据逐一解释。
第一，使用频率。这一变量的引入，是为了对比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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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邵鹏、虞涵、张馨元: 《新闻正能量: 建设性新闻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浙江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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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建设性新闻的使用倾向，主要通过各类分支报道的使用数量来衡量。
第二，内容呈现。通过内容议题和信息来源两个指标来测量。内容议题上，研

究依据卫健委召开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 150 场新闻发布会内容，归纳得出 13 个出
现频率最高的议题。信息来源上，依据信源渠道的主体身份，信息来源一般分为官
方消息来源和民间消息来源两类。在官方信源中以个人身份的发言多代表所属组织，
因此在官方信源的指标考察中不区分个人和组织。健康传播视域下备受信任的官方
信源为政府各级单位、科研和医疗类机构以及媒介机构三类①，民间消息来源则下分
为普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两类。基于此，本研究将信息来源的指标划分为研究和医
疗机构、媒介机构、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五类。
第三，传播方式。通过报道体裁和报道形式两个指标来测量。报道体裁上，除

消息类、评论类、专题类 ( 人物专访等) 和深度调查式报告类四种常见形式外，还
增加了微博中使用较多的图片新闻这一新兴报道体裁。报道形式上，常见的报道形
式大致可分为纯文本类报道、图片报道、视频报道等三大类。在对样本数据初步整
理后发现，一些新兴报道形态在微博中的使用频率也较高，因此在指标中添加了直
播、航拍、vlog、延时摄影等报道形式。
( 2) 对新闻样本与评论样本的情感编码
报道基调与用户评论中的情感反应主要根据报道或用户评论的关键词来判断，

为了增加机器情感分析识别的准确性，本研究仅将情感属性分为正向、负向和中立
三大类情感倾向，而不讨论细分。基于朴素贝叶斯对评论文本进行情感倾向分类，
文本语义越接近 0 情感表现越消极，越接近 1 表现越积极。再随机抽取 1000 条评论
进行人工情感标注，并与软件结果进行对比，得到了 80. 6%的准确率，证明情感分
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 四) 可靠性检验

本研究由两名具备新闻传播背景并经过训练的编码员独立编码，共设置了七个
变量，包括使用频率、内容议题、信息来源、报道体裁、报道形态、报道基调与用
户情感反应。其中前五个变量采用人工编码，后两个变量采用机器编码，利用朴素
贝叶斯对报道与评论文本进行情绪词识别与标注，确定报道与评论的情感倾向分类，

以增加编码的可靠性。每个变量下属的指标尽可能做到客观与互斥，最大程度消除
编码员的个人差异，并告知编码员类目分配的说明。编码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①消息来源类别涉及多重身份时，根据其发言内容所在立场进行记录; ②对于
视频、vlog、截图等数据新闻的消息源，消息来源统一记录为内容提供者身份; ③若
报道中没有显性线索推断报道属于某个指标时，将其归为其他类; ④研究团队历时
近两个月对每篇报道进行分工、交叉、综合研读，尽可能使得在同一编码框架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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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玉洁: 《信源、渠道、内容———基于调查的中国公众气候传播策略研究》，《国际新闻界》2013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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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取得共识。对于个人判断不明确的，进行集中商榷，从而确定信息类型，
以确保研究信度和效度。
按照内容分析法要求，在正式编码前，两位编码员选取 10%的样本进行编码训

练，抽取 67 个新闻样本依据霍斯提 ( Holsti) 信度检验公式 R = 2M / ( N1 + N2 ) 进
行编码信度检验，经对比，各变量的编码一致性平均比例为 90%，一致性比例区间
为 85. 3% －100%。此外，研究者同时采用 Krippendorff's Alpha 作为信度检验标准，
最低信度系数为 0. 76，因此满足可靠条件。

三、结果与发现

( 一) 使用频率

由于不同类型建设性新闻可能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故事叙述技巧，促使某条新闻

同时归属于多种类型①，因此，在对建设性新闻类型使用频率的考察中，本研究特别

统计了样本新闻的类型归属形式，将其分为单一型 ( 仅包含一种类型建设性新闻要

素) 和复合型 ( 同时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建设性新闻要素) 两类。统计结果
显示，归属于单一类型的建设性新闻数量为 587 条，占到样本数量的 87. 4% ; 复合
型建设性新闻数量则仅有 85 条，占比 12. 6%，复合类型建设性新闻数量远低于单一
类型。
分析单一型建设性新闻样本数据后发现，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使用不同类型

建设性新闻的频率并不均衡。在 587 条单一类型样本新闻中，方案新闻类型数量最
多，占比 43. 6% ; 另有 32. 9%的单一型新闻采用恢复性叙事; 相较而言，预期新闻
与和平新闻数量则相对较少，分别占比 15. 7%和 7. 8%。在 85 条复合型建设性新闻
类型中，以方案新闻搭配其他新闻类型的组合形式最多，尤以方案新闻搭配预期新

闻占比最高 ( 63. 5% ) 。由于组合模式的建设性新闻使用频率均不高，因此后文其他
内容的分析，主要围绕四种单一类型的对比展开。
( 二) 内容呈现

如图 1 所示，从整体来看，信息来源分布较为广泛，来自政府的官方权威信息
成为本次报道的第一信源，占比 34. 1% ; 普通民众与研究机构专家则分列信源第二
和第三位，分别占比 17. 8%和 17. 3%。内容议题分布也呈现出多元分化格局，防疫
知识科普与研究进展、复工复产是讨论相对较多的两类议题，分别占比 21. 0%和
16. 8%，其余讨论则广泛分散于其他多个议题之中，每种议题占比均不高。
对四类分支的具体对比结果显示，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和平新闻的首要信源

均为政府机构，分别占比 44. 7%、53. 8%和 41. 2%，这个结果与整体新闻样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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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cIntyre，K. ＆ Gyldensted，C.，“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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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一致。然而，恢复性叙事却呈现出与其他三类分支的较大差异，普通民众是其
所依赖的第一大信源，占比达到 52. 8%。四类分支在内容议题的选择上各有侧重，
几乎各不相同: 防疫知识科普和研究进展以 41. 5%的比重成为方案新闻报道最多
的议题; 疫情进展与实时数据是预期新闻的最主要议题，占比 46. 2% ; 和平新闻
的报道重点放在国内外反应与冲突上，占比 66. 7% ; 恢复性叙事的报道重点则较
前三类而言更为平均，报道最多的前三类议题分别是抗疫先锋个人 ( 占比
27. 1% ) 、复工复产 ( 占比 23. 6% ) 、疫情进展与实时数据 ( 占比 21. 7% ) ，三者
占比较为接近。

图 1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内容议题与信息来源对比情况

( 三) 传播方式

就报道体裁而言，在此次事件报道中，四类建设性新闻分支都采用了包括消息、
评论、深度报道、人物专访等在内的多样化体裁，但是，消息是其中使用最多的新
闻体裁，在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占比分别高达 77. 4%、
76. 0%、68. 6%和 83. 3% ( 见图 2) 。图文海报在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也占有一
定比重，占比分别为 14. 7%和 11. 6% ; 评论则是和平新闻中采用较多的体裁之一，
占比 21. 6%。
就报道形式而言，视频和照片分列所有报道形式排名的第一和第二，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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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7%和 30. 1% ; 直播形式的新闻数量也逐渐逼近纯文本形式的新闻数量 ( 占比
18. 3%，位列第三) ，位列第四，占比 15. 2%。当然，四类分支对具体报道形式的采
用频率仍然略有差异。纯文本是预期新闻中采用最多的报道形式，占比 37. 5%。相
较而言，方案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所采用的报道形式更加丰富，且更偏重于可视化呈

现，除短视频、图片外，还采用了慢直播、vlog、VR、AR、延时摄影等新兴技术。

图 2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报道体裁与报道形式对比情况

( 四) 报道基调与评论中的用户情感反应

就新闻报道基调而言，在整体新闻样本中，以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最多，占比
46. 4% ; 中立基调次之，占比 45. 4%，负向基调的新闻数量最少，仅占到 8. 2%的
比重。具体到四类分支的对比中，则报道基调分布存在一定差异: 方案新闻和预期
新闻均以中立基调的新闻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 74. 2%和 77. 2%，超过整体平均水
平; 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排名第二，在这两类分支中分别占比 20. 3%和 20. 7%。和平
新闻和恢复性叙事中则是正向基调新闻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 45. 7%和 95. 3%，且
正向基调新闻数量在恢复性叙事中占比达到绝对优势。
再来考察新闻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差异。如图 3 所示，无论是针对整体而言，

还是针对每一种分支来看，在中立基调和正向基调的新闻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
都以积极情感占比最高。在整体中，中立基调新闻后的用户评论中的积极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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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46. 9%，正向基调后的用户评论中的积极情感反应占比 64. 0%。具体来说，采
用中立基调的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其后对应的用户情感
反应中，积极情感分别占比 45. 3%、45. 2%、52. 9%和 73. 5% ; 采用正向基调的方
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其后对应的用户情感反应中，积极情
感分别占比 59. 5%、58. 2%、51. 7%和 71. 1%。虽然采用负向基调的新闻后，对应
的用户评论以消极情感数量最高，整体占比 50. 8%，但是积极情感也以 37. 0%的比
重位列第二，说明无论是采用了哪种基调的新闻报道，其后对应的用户评论中，积

极情感都占到较高比重。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 建设性新闻有助于受
众的积极情感表达。

图 3 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应用
四种建设性新闻分支的报道基调与用户情感反应对应情况

四、结论与讨论

在解释统计结果基础上，立足中外建设性新闻的差异化实践，本研究尝试进一
步探讨中国建设性新闻的独特风格与创新价值。
( 一) 协调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的方案实践

剖析本次新闻样本能够发现，我国方案新闻在提出目的与提出方式上，较以往
西方同类研究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就提出目的而言，西方方案新闻主要是为了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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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受众注意，① 而我国方案新闻则需承担更多协调作用，以帮助政府与民众达成共

识，推动社会发展。这种提出目的的差异，根源于双方主导新闻理念的大相径庭。
西方新闻业历来将环境监控与揭露威胁视为新闻的核心功能，因此，记者通常被训

练重视冲突与 “坏”事件的新闻价值并在新闻呈现中着力突出那些最令人担忧的信
息②。这种负面新闻占据主导地位的新闻生态，无形中助长了新闻偏见、放大了社会
裂痕，导致受众 “新闻回避”现象持续上升与媒体信任度的持续下降③。在此背景
下，以方案新闻为代表的建设性新闻的诞生，就被寄予了 “挽回受众关注度与信任”
的厚望。然而即便如此，西方新闻界对正面新闻、倡导新闻等主张积极向上和问题
解决的新闻形式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认为正面新闻故事缺乏 “广泛的社会意
义”④。这种认知，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提出方案的作用力度，更多时候，方案
的提出主要彰显媒体或新闻工作者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迎合并宽慰受众，以维护

媒体的商业价值。至于倡导社会变革、影响公众意见或政治议程等更具社会影响力
的功能，则并不受重视⑤。与西方新闻业从负面报道为主向积极建设性新闻的跨越式
转型不同，我国新闻事业一贯包含正面报道传统，“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建设性新闻所主张的 “新闻媒体要以积
极话语和行动促进问题解决，提倡新闻在社会调和中的积极作用”⑥，也正是我国正
面报道的题中之义。因此，方案的提出，必须既考虑普通民众需求，更兼顾发展大
局，缓解矛盾冲突，凝聚社会共识，服务国家大局，成为中国语境中成长的建设性

新闻所自然承担的社会责任。
提出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两种方案新闻提出方式的差异。西方解决方案的提

出重视提问技巧，常用循环式提问、反思性提问，以促进受访者思考问题解决的可
能性⑦。此外，数据的支持，也是西方方案新闻的严格标准之一，为了能够分析回应
的结果，记者必须使用基于数据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报道⑧。相较而言，我国方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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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的提出，则没有将重点放在采访技巧上，而是着重考虑所处现实因素与社会文化

背景。为此，广泛引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专家的权威声音，将问题回复与措施建
议以简明扼要、条理清晰的条目方式进行呈现，是我国方案新闻区别于西方的独特
之处。在本次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的方案报道中，以 “武汉市委书记称”、“卫健
委关于市民关心问题的答复”、“教育部:”等权威机构与专家名称为开篇语的微博
标题占据整体方案新闻样本的 25. 4%。另外，除却建议、措施等方案新闻应有的内
容指向词汇，“注意” ( 25 次) 、“开展” ( 24 次) 、“关注” ( 22 次) 等行为指向词
汇与 “救治” ( 14 次) 、“保护” ( 14 次) 、“保障” ( 13 次) 等情感相关词汇也频繁
出现，蕴含了政府和人民同在的核心价值旗帜，传递出凝聚思想共识、形成抗疫合
力的情感内核。
( 二) 倚重政策解读与典型报道的宏大叙事

纵观西方媒体有关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内容，无论是专门针对

中国防疫情况，还是关注其他地区疫情进展，“经济后果”都是其最为关注的话题之
一; 疫情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中国不同行业复工复产情况、本地经济发展等
都是西方媒体关注的主要经济议题。对经济后果的高度关注，与西方媒体体制与宗
旨相吻合: 由资本家和财团兴办起来的西方媒体，多数秉持私有制商业逻辑，以盈

利为首要宗旨，看重事件对个人、群体、机构乃至国家的经济影响也成为其新闻报
道的惯性使然。
中国新闻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新闻宣传工

作中，“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
结奋进的强大力量。”① 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其实践基础必是讲大局、
讲整体的。因此，新闻报道中必须重视对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政策作出详细解读，
尤其是对已经实施并初见成效的政策落实情况作出报道，从而保证信息畅通基础上

的情绪疏导与舆论引导。与政策解读议题相匹配，来自政府官方权威信息也成为本
次报道的第一大信源，这些信息往往着眼国家和民族整体大局，承担着风险防控与

决策引导的重要职责，因而往往倾向于国家视角的宏大叙事②。
不能忽视的是，在当前全球新闻机制动脉中传播的流行病解读框架，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受到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有关的霸权潮流限制，权力的天平严重偏向西

方认知，主流新闻来源主要代表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力量③。在这一点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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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思考的问题是: 如何才能逐步打破当前全球新闻元叙事的宏观政治结构? 为此，

主流新闻媒体迫切需要积极寻找新的可实现价值共鸣的替代性叙事。就目前我国建
设性新闻所侧重政策解读的宏大叙事而言，虽然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力量的重要

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科学理性有余而社会理性不足的问题，容易

使专业素养有限的普通民众出现信息理解困难，甚至有可能在认知失调情况下产生

恐慌、质疑、愤怒等负面情绪。从这个层面考量，更加注重个体表达与命运抗争的
恢复性叙事或许更加有利于实现新闻叙事的广泛跨国传播。将报道聚焦于创伤地区
普通人民的抗疫故事，可能使受众生出对当事人的移情关怀，进而产生希望等积极

移情反应①。
( 三) 强调技术创新与动态可视化的传播格局

在近年来的中国建设性新闻实践中，突出强调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信息可视化等新技术的充分运用，在传播方式上倾向于多元化与创新性，采用全媒

体联动的协同报道模式，以期为受众带来更强的全时性情感体验。本次疫情防控期
间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广泛应用到航拍、延时摄影、VR等新媒介技术，报道了火神
山施工现场的云监工、前线医护人员战役 vlog以及政府的各类疫情应对措施等内容，
以个性化方式传递抗疫感人事迹，助力积极正向疫情舆论空间的构建②。相对而言，
国外建设性新闻传播方式则更为固定与统一，通常在文字描述基础上，配以视觉冲

击力较强的照片来展现新闻细节，保证二者相互辅助。
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国外建设性新闻的研究与实践更关注照片这种静态可视

化手段的使用，认为照片可以激发受众同理心、影响人们新闻互动、记忆和理解历
史事件的方式，从而有助于提升方案故事的情感吸引力和恢复性叙事的报道全面

性③。中国建设性新闻实践则充分结合本土媒体技术的流行趋势，更加聚焦于短视
频、vlog、慢直播等动态可视化效果的探索，其中，尤以短视频的发展最为迅速。前
文统计显示，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中，短视频的使用占到了样本

新闻传播方式的最高比重。针对建设性新闻报道效果而言，短视频比照片更加全面
与精确。举方案新闻为例，对问题和潜在补救措施的报道是方案新闻的主要职责，
因此，方案新闻应该强调在叙事中既包含复杂性问题，又阐述解决方案④，从而对受

众参与发挥影响力，可视化方案新闻亦遵循此原则。通过照片形式来展现方案故事
时，必须采用多幅照片，因为单幅照片中的内容框架很难将问题和解决方案同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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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内，而视频形式则可以改善此问题，在一段视频中同时设计问题框架和方案框

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平衡被认为是可视化方案新闻最理想的状态①。当然，在

本次疫情报道中，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对短视频等报道形式的使用仍然存在形式单

一与煽情过度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舆论引导效果②，因此，对动态可视化技术

的使用，仍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与改良。
( 四) 突出家国情怀与个体奉献的情感实践

虽然中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内核都是积极正向的情感框架，但双方的具体情感指

向却不尽相同。受私有制和商业化运行逻辑的影响，西方媒体普遍更加强调个体利

益，每一个人都先被作为一个个体来看待，其次才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一份子，在

呈现过程中整体趋向于 “个人利益最大善”的价值选择③。故而西方建设性新闻更

加倡导 “友爱、同情和谅解”等个体取向的积极情感体验，关注公众情绪、心理健

康和行为反应等个人层面的真善美。与之相反，扎根中国本土新闻理念基础上的建

设性新闻，其积极情感的具体落脚点则指向 “集体大爱”，也就是不仅关注公民与社

会福祉，更立足党和国家大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家国情怀。在针对

武汉“封城”举措的报道中，《人民日报》等本国主流媒体从全国人民整体安全观视角，

赞扬该举措能够帮助减少全国 70 万人群感染，向武汉人民为全国抗击疫情所做出的

贡献致敬。而以 《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则秉持个人主义原则，认为
“It's campaign has come at great cost to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personal liberties”④。就如

有学者所言: “西方建设性新闻不谈同理心，也不谈为结果负责这两部分，比较聚焦

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而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则更需要 “讲 compassion
( 同情) 、讲 resolution ( 解困) 、讲 responsibility ( 责任) ”⑤。

与西方建设性新闻取经积极心理学不同，中国建设性新闻深受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影响，在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以及 “和”思想的感染下，新闻媒体一贯倡导打造
“家国一体”的血缘纽带和情感体验，淡化灾难的悲剧色彩。纵观人民日报微博官方

账号有关本次疫情的建设性新闻报道，类似 “疫情袭城，#武汉在战斗#! 这一次，

我们众志成城、举国驰援、全民战疫，打好这一场人民战争”、“从来就没有从天而

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等号召式、导向式标题比比皆是，“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同胞”等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高频热词，投射出一种 “家国情怀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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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识”语境。“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等词又从个体角度，突出了抗疫中的

奉献精神，将个人与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情感纽带。而西方媒体更加强调建

设性新闻必须坚持新闻监督的核心功能。英国《卫报》在报道有关武汉“封城”期间的

情况时，时常聚焦灾难本身和对自由的限制，致力于对权力的问责与质疑; 在疫情

平复后，又将报道注意力转向突出平静表面下的创伤和怨恨痕迹。诸如 “Reporting
in Wuhan: I thought Sars wouldn't be repeated，this was worse”、“Coronavirus: panic and
anger in Wuhan as China orders city into lockdown”① 等新闻用语，更是隐含西方民族

文化中强烈的对抗意识，这说明在西方新闻报道中根深蒂固的 “冲突”思维，很难

在建设性新闻实践中完全消失殆尽，东西方 “和谐”与 “冲突”、 “集体主义”与
“自由主义”的民族心态与情感取向差异在此凸显。

五、研究不足

本研究试图通过四个维度七个指标来对比不同建设性新闻实践并作出规律总结。
由于指标较多，数据分布结果也较为琐碎分化，研究只大致呈现了四类建设性新闻

分支间的联系与差异，以简单描述和有限推断为主，仅能勾勒一个粗略泛化的建设

性新闻实践概貌。另外，与国外建设性新闻的对比，只能建立在现有文献基础上，

导致结论碎片化。后续研究可选择统一平台与事件，展开更为深入的个案对比，从

而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下凝视建设性新闻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趋势。
其次，分析软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人工操作的主观性，但软件本身也并

非完美无缺，利用 python 进行情感分析能够准确识别出情感倾向性明显的用户评论，

但对于情感倾向性相对模糊的评论，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后续研究应考虑引入

情感分析神经网络模型来提升情感分析的准确性。
最后，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人民日报一家主流媒体的微博官方账号，只能从一个

角度管窥我国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报道实践，所呈现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

所有主流媒体，更不能推广至其他媒介形式。未来，需要引入更多类型的专业媒体

和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完善与丰富研究结论，提高研究结果的代表性。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重大突发事件中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报道与
舆论引导力提升研究” (项目编号: 2020M01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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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ily Kuo，“Reporting in Wuhan: 'I Thought Sars Wouldn't Be Repeated，This Was Worse'，”https: / / www. theguardian. com /
membership /2020 / apr /25 / reporting － in － wuhan － i － thought － sars － wouldnt － be － repeated － this － was － worse. Accessed
2 － 2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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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t Journalism Research: From Single Emphasis on History and

Theory to Dual Emphasis on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

· Yang Baojun，Fan Pan

Karl Marx said，“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different ways，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however，is to change it．”The authors find that most scholars prefer to study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based on texts rather than practice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turning to praxis． This
means that it is equally necessary to study journalism's practice，history，and theory under Marxism．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is． Firstly，it conforms to the view that know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is dialectic，because studying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in China is not only about knowing
the world，but also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 Secondly，it goes with the history of Marxist views of
journalism． Last，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journ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our mission to shift to praxis in thought，research behavior and methodology．

21·Consensus Consideration and Collective Orientatio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actices by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An Analysis of COVID-19 Reports on the Official People's
Daily Microblog

· Liu Chanjun，Shen Yueche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research is flourishing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few scholars
are involved in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systematic operation law summary based on differen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actices． Comparing the practic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this study finds several innovations in Chines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 First，The western
journalism has a business logic，whose purpose is to attract audience． The Chinese solution considers
the national logic and the people's logic to achieve social coordination． Second，wester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s framework focuses 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Chines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grand narrative pattern of policy interpretation and typical reports． Third，wester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uses static visualization of photos． Chines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efers the
use of dynamic visualization，such as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short videos． Fourth，western
constructive journalism's practice focuses on the emotional，which is individual-oriented． Chinese
practice conveys the emotional atmosphere of“collective great love”，of home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of personal sac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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